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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就把小佳直接带回了家
星期六恰好是赶场天，侯卫东买了

菜，东转转西转转，好不容易才磨到吃午
饭时间。吃了午饭，一溜烟地下了山，然
后在青林镇场口等待。等待是幸福的煎
熬，下午六点，望眼欲穿的侯卫东又见到
了一辆客车。客车很挤，除了在县城上
车的人有座位，其他人都站着。他跳上
客车，站在车门，一眼就见到身穿红衣的
小佳，他如推土机一般用力挤了进去，惹
来了一片抱怨声。

小佳看着脸色黑红且只知道傻笑的
侯卫东，眼睛有些湿润了，与侯卫东手拉
着手下了车。“怎么晒这么黑？”“怎么这
么晚？”两人基本上异口同声，问完以后，
同时笑了起来。小佳挽住了侯卫东的胳
膊，道：“原本计划上午出发，结果单位临
时开会。散会以后我就去坐车，午饭都
没有来得及吃。”

听说小佳还饿着肚子，侯卫东心痛
万分，马上牵着小佳到了青林场饭馆。

吃完饭，已过七点，侯卫东和小佳来
到了山脚。夜幕下的群山很是深沉，阵
阵风吹来，树林发出的声音就如大海的
波涛声。

到了青林山顶，天已黑尽，站在山顶
回望山下，只觉得森林如海，深不可测，
不知隐藏着多少强盗、野兽或是鬼怪。
小佳从未见过如此景色，畏缩地拉着侯
卫东，道：“还有多远，我们赶紧走。”

在此起彼伏的狗叫声中，侯卫东牵
着小佳，一脚深一脚浅地来到了小院
子。看到这一幢小楼以后，小佳这才感
到了文明的痕迹，她松了一口气，道：“幸
好还有楼，否则我真以为时光倒流了。”

上了二楼，见高长江家里关了门，侯
卫东就把小佳直接带回了家。进了门，
他关紧房门，打开前屋的灯，然后抱着小

佳进了黑暗的后屋。他们仍然紧紧地搂
在一起。两地分居的生活，让他们格外
珍惜短暂的相聚时光。

“今天上午，我在沙州遇到了蒋大
力？把你的电话留给了他。”在沙州学
院，侯卫东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大力。毕
业之后，蒋大力便南下深圳，一直没有消
息，听到这消息，他高兴地道：“哇，这小
子在干什么，这么久了，一直联系不上
他。”“他给了一个传呼机号码，让你给他
打电话。”

传呼机虽然不断在降价，可也要两
千多元一个。在县政府工作的刘坤就有
一个，如今听到蒋大力也配上了传呼
机。侯卫东连传呼机怎么用也不知道，
心里就有了失败感，他暗下决心，“自古
华山一条路，我在上青林，一定要努力拼
搏，早日配上传呼机，早日调回沙州。”

小佳把头靠在了侯卫东的肩头上，
道：“我想调到青林镇工作，我觉得只要
两个人能在一起，在哪里都一样的。”

侯卫东心里感动，道：“你这傻女人，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调到青林这种
穷乡僻壤做什么，不仅你父母不会同意，
我也通不过。”他紧紧握着小佳的手，道：

“给我三年时间，我一定能调回沙州，你
要相信我。”

星期一早上，高长江从杨新春的邮
政代办点出来，对侯卫东道：“刚才接到
蒋书记的电话，让你到益杨党校参加青
干班，时间一个月。”“这是哪根神经发
了，让我去青干班。”侯卫东觉得这青干
班莫名其妙。“能够参加青干班的，都是
有前途的年轻人。侯老弟，这是好事，赶
紧去准备。”高长江话虽然这么说，他心
里却纳闷：“这是怎么回事，听蒋有财说，
赵永胜对侯卫东很不感冒，为何又要送
他到青干班？”

交代了公路上事情，侯卫东到青林
镇政府取过报名通知。报到以后，侯卫
东取过党校发的搪瓷杯子、笔记本和学
习资料，来到寝室。

一名年轻人躺在床上抽烟，见到侯
卫东走进来，如老朋友一般扔过来一根
烟，道：“你是侯卫东，久闻大名了。”侯卫
东有些糊涂，问道：“我有什么大名，请问
你是？”“我叫任林渡，李山镇的。我也是
公招考生，你是沙州学院法政系的，考了
第二名。”

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柳明杨做了开
班动员，侯卫东听得索然无味。忽然，他
在第一排角落里看到了一个熟悉身影，
刘坤身穿着一件藏青色西服，正一本正
经地在记着什么。

下课之时，一位五官精致的短发女
子走上讲堂，她落落大方地道：“我叫郭
兰，在组织部综合干部科工作。这一次
青干班培训，我为大家服务。”

中午，侯卫东和任林渡躺在床上闲
聊。任林渡对郭兰很感兴趣，道：“郭兰
也是今年毕业的大学生，分到组织部以
后就勇夺部花称号。益杨县委县政府的
年轻人成天都盯着她，我以前只听见名
声，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下午课程结束之时，任林渡用手肘
碰了碰侯卫东，道：“我们去找郭兰吃
饭。”侯卫东迟疑道：“我们不认识郭兰，
太冒失了。”任林渡道：“你这人
胆子小，试一试才知道了。”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
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 80 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
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

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
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
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
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
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
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婚姻
家庭 官场

风云

汪露露三十才初为人母
自从成为母亲的那一

刻起, 汪露露才发现，原来
自己也有温柔的一面，原来
自己也会成熟起来。

都说男人三十而立，可
汪露露却是三十初为人
母。自从成为母亲的那一
刻起，孩子的一颦一笑一举
一动牢牢地牵动着汪露露
的心。直到这个时候汪露
露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有温
柔的一面，原来自己也会成
熟起来。

其实这个孩子来得不
算突然，除了汪露露为了挽回自己的过失以外，还受了一场胎
梦的影响。 所以说，要孩子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想不想要。

那时候汪露露和吕森结婚刚刚两年。
作为娱乐版编辑的汪露露本想利用婚后无孩这段时间好

好发展一下事业，开拓一下大好前程，哪知道领导却在会上宣
布将她一手带大的“孩子”——娱乐版，拱手转让给其他同事
接手。汪露露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除了脸上平添了一些莫
名其妙的红疹子以外，心情也备受影响。尽管不满意，但汪露
露还是忍了，她觉得无论如何都要继续工作下去，因为这一切
与金钱挂钩，金钱是什么？金钱就是一切奋斗目标的后盾。

汪露露的目标是买房、买车、生娃娃。当然，这自然也是吕
森的奋斗目标。小两口的观点在这方面永远是保持一致的。

正当汪露露准备再次大展拳脚发挥特长的时候，突然发
现脸上平添了红色小包，观察了一个月都没有下去的意思。
本来就很在乎形象的汪露露对于这些小东西的出现，简直达
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们弄下去。
下班后，回到家的吕森见汪露露正举着小镜子愁眉苦脸，

他马上心疼地抱着汪露露说：“宝贝别照了，我知道那些包是
怎么冒出来的。你那是工作不顺心，生活压力大从而导致的
内分泌失调，休息休息就好了。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太要强太
较真了，要不我给你治一治?”

汪露露以为老公是说正经的话题，也就相信了。哪知吕
森毛手毛脚起来。

“别闹，一边儿去。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这里心烦得要
命，你居然还敢胡思乱想。我都丑成这样了，难道你还有什么
想法不成？”汪露露一把推开像牛皮糖般黏在自己身上的吕
森，跳下沙发躲闪着。

“亲爱的，我说的是真的。你想想，哪个医生不做实
验？哪个实验不需要用动物，我学的是兽医专业，这两者
是相通的。你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漂亮的。来嘛，我给
你治治，给你治治就好了。”吕森也从沙发上跳下来，四处追赶
着汪露露。

吕森学的兽医专业真的能治好汪露露脸上的小包吗？汪
露露不信，其实连吕森自己都不信，他只是想换一种方式劝老
婆放松心情。精神高度紧张总这么绷着，别说是脸上长包，说
不定还能诱发抑郁症呢！他可不想让汪露露得这种怪病，何
况汪露露原本就有点儿不正经的意思。

就这样，汪露露在吕森的穷追猛打下，老老实实地被他按
倒在床上，乖乖就犯。

事后，吕森抱着像小花猫一样的汪露露劝道：“宝贝儿，累
了就该休息。像你这样为工作拼命的女人还真是少见。反正
有人帮你撑着，不如休休假，好好调整一番，说不定脸上的小
包在这期间自然而然就下去了呢。”

汪露露觉得吕森说得对，就算不为了工作，也要为了脸上
的小包，为了自己的内分泌付出点儿宝贵的时间。于是汪露
露决定开始休年假。

在家休假的日子也不好过。汪露露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
坐在沙发上举着食指拼命地往脸上涂药膏。那药膏是她花
200多元从药店买来的。

都说贵的东西是物有所值，可汪露露发现无论涂了多少
物有所值的东西，那些恶毒的小包都没有要消失的迹象。她
索性从茶几上拿起报纸翻阅起来。别看汪露露休了年假，可
她仍然关注着娱乐新闻和娱乐板块，当看到自己曾经一手创
办起来的板块变得面目全非时，她一气之下将报纸撕成碎片
随手扔进垃圾桶里。

汪露露觉得无能为力，有时候做顺手了的工作就像一手带大
的孩子，一旦有一天将孩子交给别人抚养，怎么都觉得不放心，即
便是人家用心去带了，可自己总会觉得没有自己亲手带的好。

正当汪露露窝火的时候，她突然想到自己的大姨妈已经
推迟了很多天。于是甩开鞋子光着脚冲向洗手间简单地洗了
一把脸，然后套上衣服迅速冲出家门奔向药房。

偌大的药房中营业员的数量居然比顾客还多，汪
露露的出现难免成为众人的焦点。 01

唐山市政府抗震救灾指挥部正式成立
唐山开滦煤矿，中国第一座现代

煤矿，地面建筑也全部消失了。一位
普通干部由废墟里爬出来，站在废墟
之上。他姓李，四十多岁。一个人朝
他走来，他喊：“你是谁呀？”对面答：

“我是老曹哇。”两人走到一起，老李说：
“老曹啊，矿上全平了，下边还有一万多

名工人哪。”老
曹说：“咱们要
赶快向唐山市
政府汇报这里
的情况。”老李
说：“我马上去
弄车。”说着，跑
走。

郭朝东在
废墟下面爬，一
块楼板挡住去
路 ，他 朝 四 面
看。忽然，双腿
被人抱住，是一
个女人，披头散

发，光着身子，满脸是血，已经奄奄一息。
女人用微弱的声音对他说：“求求你，救救
我，救救我呀，我快不行了。”郭朝东惊恐
地叫着：“放开我，放开我呀……”

女人紧抱不放，仍求他救救她。郭
朝东抽腿，抽不开，垂死的女人就像落水
者抓住唯一的船板，抱得极紧。“放手，快
放手呀……”郭朝东绝望地大叫。“求求
你，求求你……”女人的声音逐渐微弱，
手，松了。郭朝东急急地向外爬。向有
光的地方爬，向有人声的地方爬。终于
爬出地面，他呆了，他没有想到地震会这
样惨。废墟上活人很少，只有七八个人
身子露在外面，伸出双手求救。到处是
死人。

市政府的大门也垮了，只有毛主席
的塑像还完好无缺地肃立。二十几名干
部赤裸着身子在废墟上扒着。向国华看
着大家，眼酸，说不出话，但他强忍泪水，
开口：“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也有家，
有亲人，有父母老婆孩子，可是你们没有
回家看看。也许你们的亲人就埋在废墟
下面，正面临死亡的威胁，也许你们早一
点回去，就能挽救亲人的生命，但是大家
都赶到这里来了，我向国华谢谢你们
了。”

说着，对大家深深一躬。站直，泪早
已忍不住，挂满脸。向国华流着泪说：

“作为市长，我对不起全市的百姓，对不
起大家。同志们，我宣布，唐山市政府抗
震救灾指挥部正式成立。”全体人员静静
地看着他。

“总指挥向国华，副总指挥梁恒。目
前的主要任务是：第一，要赶快弄清唐山
的受灾情况，向中央和省委报告，越快越
好。”梁恒大声说：“第一项我负责。”“第
二，马上和唐山附近的部队取得联系，速
派解放军来唐山，人越多越好。”周常委
说：“老向，我去。”“第三，朱秘书，你尽快
起草一份《告全市人民书》，号召全市人
民组织起来，开展互救。”朱秘书说：“我
马上起草。”“第四就是救援工作……”几
名干部纷纷请战。

向国华看着这些尽职的部下，不住
点头：“留下的同志，马上组织起来，做好
机关自救工作，不论是死是活，凡是能扒
出来的，一定要扒出来。”

大家答应一声，各自去了。向国华
转身，一口鲜血喷出来。

唐山的街道上开始混乱，一群灾民
不顾一切地在路上跑。周海光在废墟上
面和人们一起扒着遇难者。一群人跑过
来，有人喊：“快跑啊，唐山要陷了。”废墟

上的人们丢下工具，跟着跑，逃跑的人群
如滚雪球一样朝着一个不确定的目标滚
动。周海光跑下废墟，拦住逃跑的人们：

“大家不要慌，唐山不会陷下去，大家赶
快救人……”

众人错愕，站住，没有人动。只有一
个人不听他的，推开人群，跑。是郭朝
东。周海光一把揪住他：“郭主任！”郭朝
东仍未回过神来，喃喃着：“完了……都
完了……”忽然神经质地对周海光大叫：

“别抓我，让我走……”周海光也大叫：
“郭主任，不能走啊，救人要紧啊。”郭朝
东一愣，冷笑：“现在谁还顾得上谁呀
……”人群中有人附和：“就是，活命要
紧，咱们赶紧跑吧……别听这个人的，还
是保自己的命要紧啊……”

人群开始涌动。周海光急了：“站
住。”然后，指着郭朝东说：“郭朝东，你别
忘了，你是一个共产党员，现在唐山出了
这么大的事，你怎么能制造谣言，蛊惑人
心，跟着群众逃跑？”

郭朝东突然双手抓住周海光的衣
领：“姓周的，共产党员难道就不能活
命吗？你整天喊地震，地震，这下地震
来了，你满意了吧……你赔我爸……你
赔我妈……还有我弟弟……大家还不认
识他吧？他就是地震台的台长。”郭朝东
果真像疯了一样，指着周海光向人群喊。

人群激怒了，无数亲人的鲜血染红
无数双眼睛。人们顺手抄起木棍、钢筋、
铁条、石块，向周海光围过来。“打死他。
打死他。”郭朝东喊。“打死他。打死他。”
人们喊。“这么大的地震，你们一声不吭，
把你们都枪毙了，也解不了唐山人的
气。”一个老人喊。

青年愤怒地挥拳，打在周海光的
脸上。接着是一棍，打在他的
后背。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林琳林琳 著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关仁山关仁山 王家惠王家惠 著著
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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